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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草堂山书院遗址碑刻研究
——兼谈草堂山书院与朱熹无关
韶溪书院遗址位于福清市新厝镇草堂山，其重
建与重修碑刻发现于 2001 年底，其时，民众修墓挖
出乾隆重建韶溪书院碑与捐资芳名碑、嘉庆重修碑、
同治重修碑共 4 块完整石碑，以及碑座与柱础（图一、
二）。后因搬动，乾隆重建碑断为两截 [1]。《人民网》
率先以《福
清出土“朱
子草堂”石
碑》为题报
道 [2]。嗣后，
《海峡都市
报》亦登载
《与朱熹有
关的石碑遗
落福清草堂
山》报道文
章，从文中
可以看出当
时各级文物
部门对所谓
涉及朱熹文
物持谨慎态
度 [3]。然而，
并非从事历史学、文物考古研究的“行外人”的看
法在当地造成不小反响，“朱熹草堂”之说成了强音，
至今不息。此前，即 2007 年 3 月 10 日，笔者利用
回家乡之便，上草堂山考察书院遗址，对现场进行
了拍摄 [4]。韶溪书院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牵扯历
史问题较复杂，除了必须广搜史籍记载，还得反复
与碑刻、遗址核对。至今年 3 月底为止，笔者前后
上草堂山多达 7 次。本文拟就草堂山发现的碑刻内
容进行介绍、解读分析与研究，并阐述书院遗址与
朱熹无关，现谨陈管见。
韶溪书院遗址共有明“崇祯”、清“乾隆”、“嘉庆”
与“同治”四个时期的碑刻。笔者据所拍照片录文，
兹依年代先后分述。
一、崇祯元年碑
“崇祯元年碑”，简称“崇祯碑”。笔者抵现
场见此碑由两截拼接完整立于遗址，后部以砖加固。
不知何时断，又何时拼接？碑中间七个大字为行楷；
上下款为楷书，不甚工整（图三）。
中间主体：“紫阳朱先生书院”。
上款为：“崇祯元年阳月望日，鳌峰后学连州
守王肇基、东阳令郑沩”；
下款：“王大绶、王开泰、陈三豪、王论垕、
◎王荣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乾隆碑”认为，草堂山韶溪书院为宋黄伯谷读书处，非“朱子草堂”。“嘉
庆碑”认同前碑记载，还引宋《三山志》记载否定“朱子草堂”说。二碑撰写者皆
为进士出身且任过官的当地人，其看法可信。“同治碑”认同并强化前二碑的上述
看法。明崇祯“紫阳朱先生书院”碑则属误会的产物，与朱熹无关。
关键词：福清草堂山　韶溪书院　漆林书堂　翁承赞　朱熹
图一   碑座与柱础
图二  卧于荒草中的清代断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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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王见□、郑振飞、王廷灿、郑昂、王自修、
汲升、王自试、陈观泰、王谟、陈杰、郑期、翁日耀、
郑泰衡、王著、林学裴、王自期、陈仪凤、王廷烛、
王自任仝立。”
上下款可连起来，均为立碑人。上款中的“连
州守王肇基”可与清《广东通志》的记载相印证。
据 该 志 载：“ …… 方 明 栋， 四 川 举 人，（ 万 历）
四十五年任。王肇基，福建举人，四十七年任。邓文明，
江西举人，天启元年任。……以上连州知州。连州，
明朝未陛〔升〕直隶，今照国朝序之。”[5] 可知，
连州在清代升为直隶州，修志依清代政区。据《明史》
记载可知，明代的连州隶属广州府 [6]，大致与县同
级。就是说，王肇基是福建人，举人出身，明万历
四十七至四十八年任广州府连州守。笔者认为，《广
东通志》所载的“王肇基”应与上碑所载为同一人。
王肇基自称“鳌峰后学”中的“鳌峰”是指故乡地
名抑或就学的书院名呢？据《明一统志》载：“鳌
峰书院，在龙川县旧学，元建。”[7] 又载：“鳌峰书院，
在建阳县西崇泰里，唐尚书熊秘建，本朝正统中重
修。”[8] 此二处“鳌峰书院”，前者在外省，后者
在闽北建阳，但没有证据表明与“王肇基”有瓜葛。
福州“鳌峰书院”创于康熙四十七年 [9]，为明崇祯
元年碑出现后的事，与“王肇基”无瓜葛。据道光
《重纂福建通志》载：举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
林欲楫榜。福州府……福清郭廷元……倪楚玉……
王肇基，广州府廉（连）州知州。”[10] 其中“廉州”
应是“连州”之误，属音近而误。乾隆《福清县志》
亦载：举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林欲楫榜。……
郭廷元……倪楚玉……王肇基，仕泰。连州知县。”[11]
可见，二书所载同，都说“王肇基”是福清人，万
历三十一年中举人，后来任（广州府）连州知州，
与前文《广东通志》所载吻合。就笔者所知，福清
称“鳌峰”者有五：其一，明清时期福清有“鳌峰
社学”，为幼童学习之处，显然不可能为“王肇基”
所冠；其二，东张“鳌峰书院”，但未见与“王肇基”
有关的记载；此外，上径镇的鳌峰山与三山镇鳌峰村、
江阴镇浔头村（原名鳌峰）[12]。按照古代读书人冠
名的习惯多用山名，亦有水名，少冠村名，上径镇
鳌峰山周围多有王姓。笔者认为，“王肇基”可能
为上径一带人，但肯定不是光贤里（今新厝镇）人。“东
阳令郑沩”中的“东阳”应为浙江省东阳县。据道光《东
阳县志》记载：“郑为，号汝文，莆田人，举人，
任阙。”[13] 其中“任阙”应即任职时间不详。道光《重
纂福建通志》亦载：“万历三十四丙午郭应响榜。……
兴化府，……郑为，金华府东阳知县。”[14] 可见，
郑沩（为）为莆田人，举人出身，万历三十四年以
后为浙江东阳县令。可以肯定：王肇基与郑沩（为）
相对于光贤里而言都属于外地人。
碑文下款所列人名有王、陈、郑、翁、林，其
中应有光贤里（今新厝镇）人，也不乏外地人 [15]。
古驿道从草堂山下穿过，大概是王肇基、郑沩（为）
分别往返广东连州与浙江东阳，经光贤里道听途说
“朱夫子筑草堂”传说，实地察看遗址后立碑。
二、乾隆重建韶溪书院碑
“乾隆二十七年重建韶溪书院碑”，简称乾隆
碑，断为两截，可拼接。篆额，正文楷书（图四）。
正文如下：
重建韶溪书院碑记
韶溪书院，宋伯谷黄先生读书处也。时，文公
朱夫子南游，道经山麓，闻流水声，知上有隐君子焉。
访而得之，欢如故。麦饭葱羹，盘桓累月，名溪以“韶”，
书遗之，镌诸石，为我里光。明季兵燹，院灰存遗
址。先达虑旧迹湮，碑之曰：“紫阳朱先生书院。”
图三   崇祯元年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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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昔时登临怀古，慨院宇久颓，伊谁克复？顾薄宦
归养，徒郁郁已耳。辛巳春，诸生王鸣凤、王孔济、
黄德奋、黄初爱、黄初焕、黄孟英、陈仲位、王学统、
王常钦、黄初植、黄卷、陈圭璋、陈天汉、陈肇祥等，
志重兴，劝捐倡建。郑捷、林士淇、姚朝圣、陈宗彭、
林贤俊、陈帝德、黄简士、陈宗尧、王韶韵、王孟
举等，亦出而共襄之，鸠金八佰有奇商余，适惬素志。
经始于阳月望日，越今秋竣。堂寝廊庑，宏敞整饬，
俨鹿洞天，行见祀典，幸昭人文蔚起，书院同溪山
不朽矣。
赐进士出身、原任邵武府学教授、后学陈善譔，
捐银拾两正。例赠奉直大夫、郡庠生林陈策捐银壹
佰三拾两正，岁进士庄拱轮、副进士陈藻、乡进士
黄致中各捐银伍两正，诏赐禄帛太学生王孔周三拾
贰两正，董事黄初植贰拾柒两正，董事王学统三拾
两正，陈仲位拾三两，黄德奋、黄孟英各壹拾两，
黄初焕、太学生方炳灿、邑庠生陈天汉、黄简士、
陈宗尧各拾两正，王常钦九两正，郡庠生郑捷、太
学生林士淇、邑庠生王鸣凤、王礼济、黄初爱、陈
宗彭、邑庠生黄卷、陈圭璋、林贤俊、邑庠生陈帝德、
太学生陈肇祥、王韶韵各柒两，贡生方卷、翁林侯
各伍两，陈廷□、陈宗若、邑庠生黄裳吉、王孟举
拾三两，郡庠生陈捷东、姚朝圣、陈宗郁、黄维善、
黄洽各贰两，黄恩达一两。
由上可知，此碑记为“赐进士出身、原任邵武
府学教授、后学陈善譔”。笔者认为，实际应是“撰
文 并 书”， 因
此 碑 与 同 时 的
“ 捐 建 芳 名 碑”
字迹明显不同，
且 古 代 撰 文 用
毛 笔， 陈 善 不
至 于 另 请 人 书
碑。有关“陈善”
情 况， 据 道 光
《 重 纂 福 建 通
志》 记 载： 邵
武府“教授……
陈善，福清人，乾隆壬戌进士，十五年任。”[16] 是说：
陈善是乾隆“壬戌进士”，乾隆十五年任邵武府“教
授”。但据《清高宗实录》载：“乾隆十年乙丑，六月……
戊申……内阁翰林院带领新进士引见，得旨：新科
进士，除一甲三名钱维城、庄存与、王际华已经授
职外，章恺……舒禄，俱着为翰林院庶吉士；吴檠……
王潮，俱着分部学习，照例试用……张梦扬……袁芳、
陈善俱着以教职即用……”[17] 可见，陈善是乾隆十
年“乙丑进士”，同年即命“以教职即用”，与碑
文自署“邵武府学教授”、道光通志称任邵武府“教
授”吻合。但道光通志称其为“壬戌进士”是错误的。
乾隆《福清县志》、民国《福建通志》的记载 [18] 同
样错误，因《清实录》的史料价值接近档案。陈善
是位于草堂山东麓光贤里硋灶（今新厝镇硋灶村）人，
是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硋灶村流传陈善成进
士的年代以及任“邵武府学正”，均属错误！
碑记中，陈善明确记载“韶溪书院”为黄伯谷
的读书处 [19]。碑记说，朱熹上草堂山见黄伯谷并“盘
桓累月”。古驿道从草堂山麓经过 [20]，朱熹“南游”
必“道经山麓”，但朱熹上山见黄伯谷则属传说，
因二者为不同时代的人，笔者在《翁承赞与福清光
贤草堂山》一文分析较详，此不赘言。笔者系统考
察了史籍有关朱熹南下莆田、泉州、漳州行踪的记
载获知：朱熹不可能上光贤里草堂山，俟另文详述。
山下确有镌刻“韶溪”二字榜书石碑，笔者见过，
但肯定不是朱熹亲笔题写的。
碑记说：“明季兵燹，院灰存遗址。”表明“韶
溪书院”毁于明末的兵火。笔者认为“明季兵燹”
具体应为“倭乱”。陈善在碑记中说，前辈先达担
心书院“旧迹湮（没）”，立了“紫阳朱先生书院”
碑，结合前文明确说是“宋伯谷黄先生读书”的“韶
溪书院”。笔者有理由认为，王肇基、郑沩（为）
等人的行为纯属误会。陈善说：“余昔时登临怀古，
慨院宇久颓，伊谁克复？顾薄宦归养，徒郁郁已耳。”
由此可知：在进入仕途前，陈善曾登上草堂山，亲
临书院遗址“怀古”，感慨书院“院宇久颓”，谁
能恢复？乾隆二十二年退休 [21]“归养”以来，想起
此事“郁郁”于心。
图四   乾隆重建韶溪书院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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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碑记可知，乾隆二十六（辛巳）春，秀才王
鸣凤等十四人有志重兴书院，劝捐倡建，郑捷等十
人亦出来协助，集资“八百余”两银后与陈善商量
重建书院之事，恰好遂了陈善素来复建书院的心愿，
退休后五年，年近七十的陈善也“捐银拾两正”并
撰写了重建碑记。重建韶溪书院始于当年十月（阳月）
十五日，至乾隆二十七年秋竣工。
三、嘉庆重修韶溪书院碑
“嘉庆十三年重修韶溪书院碑”，简称嘉庆碑，
笔者到遗址时，此碑已运至岭边（今新厝镇岭边村）
郭龙光后裔处。据说此碑原来完整，笔者见到时已
断为两截，但可拼接完整。篆额，正文楷书（图五）。
全文如下：
重修韶溪书院碑记
草堂山者，《邑志》称：“文公朱夫子筑堂读
书于此，故名”。又称：“淳熙十五年公游，寓里
人黄伯玉家。”前碑谓：黄名伯谷，草堂即伯谷先
生读书处。按：梁克家《三山志》载：昔有隐者结
茆读书于堂，旁有小瀑布，松径犹存。梁书成于淳
熙九年，时代同，不应称“昔”。盖为名胜，旧矣。
“韶溪”即小瀑布，易名自公始。书院明季毁，重
建于乾隆辛巳，岁久且圮。诸生林有用、翁腾蛟、
黄鸿图等谋于家君，易榱桷，饬垣墉，作两厢以翼之。
靡银贰百柒拾两有奇，□诸众期无废读书之地云尔。
赐进士出身、国子监学正、后学郭龙光譔并书。
今将题捐姓名银两开列如左：例封修职郞郭璧
锦叁拾两，王孟瑞贰拾伍两，国学生王素贰拾，王
一鸾壹拾陆两，郭文、黄松坡各壹拾贰两，例封武
德左骑尉候补州同知林华堂、陈良辰、王三才、翁
年高、黄兴祖、黄忠昆各壹拾两，王子泰捌两，林
圣亮陆两，生员林治安、陈寿、翁宇兴、翁国任各
伍两，黄祖锡肆两，岁贡生方卷、生员翁腾蛟、林朝、
林瑚、林奇文、林大华、蔡万钟、林圣佳、黄宗胖、
蔡长庚各叁两，陈子友拾叁两，郑元万四两，黄宗
大、黄长庆各贰两，国学生方炳、方春雷、黄湖仲、
黄长馨、郭成志各壹两伍钱，生员林有用、生员黄
凤彩、生员黄鸿图、生员林文豹、方宗大、黄圣溱、
陈宗尧、陈以扬、黄祖显、翁升侯、黄祖舜、陈宗为、
陈宗畅、黄孙道、陈绍篇、蔡君模、方明瑞、王学虞、
黄维猷各壹两。
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二月吉旦立。
本年起盖桥尾亭下店叁间。
录文说明：“陈子友拾叁两”、“郑元万四两”
可能出于石碑配字与尺寸的原因，在碑中分别插在
“黄宗胖”“方宗大”之后，录文时略作调整成今状。
从“赐进士出身、国子监学正、后学郭龙光譔
并书”可知，此碑由郭龙光撰文并书。据道光《重
纂福建通志》载：清朝进士“嘉庆元年丙辰，赵文
楷榜。福州府……福清郭龙光，国子监学正……”[22]
又据《清实录》载：“嘉庆元年丙辰五月……戊申……
引见新科进士，得旨：一甲三名赵文楷、汪守和、
帅承瀛业经授职外，戴殿泗……严烺，着改为翰林
院庶吉士；慕鏊……觉罗清昌，着以内阁中书用……
胡本渊……郭龙光，着以国子监学正学录用……”[23]
可见，碑记落款的人名、科第出身、职务与上引道
光《重纂福建通志》《清实录》吻合。郭龙光为嘉
庆元年进士，当年即以“国子监学正录用”。
碑记说：“草堂山者，《邑志》称：文公朱夫
子筑堂读书于此，故名。”其中“邑志”即“县志”，
清代以来流传的有三部：其一，康熙六年释如一的《福
清志续略》，为残本，修成于日本，清代国内无法
看到，当代有影印本。然该志不载“草堂山”。其二，
康 熙 十 一 年
李传甲的《福
清 县 志 》，
不 载“ 朱 熹
于 草 堂 山 筑
堂读书”[24]。
其 三， 乾 隆
十 二 年 饶 安
鼎 的《 福 清
县志》，载：
“草堂山……
去 县 南 六 十
里， 昔 朱 夫
图五   嘉庆重修韶溪书院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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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筑草堂于此，故名。”[25] 嘉庆碑所说的《邑志》
即乾隆《福清县志》，但较“乾隆县志”的记载多
了“文公”与“读书”共 4 字，按现在的引文规范
属“意引”。加“文公”是对朱熹的尊敬；加“读书”
二字是限定“书院”属于“读书（处）”而非“聚
徒讲学（处）”。
碑记称：“淳熙十五年公游，寓里人黄伯玉家。”
然史籍（包括福清县志）与其他碑记均不载，应是
福清县光贤里口口相传的说法。据《宋史·朱熹传》
等史籍记载表明：淳熙十五年春，朱熹北上，三月
在浙江。五月，政敌王淮罢相，朱熹上临安奏事。
七月从临安返回闽北，没有南游 [26]，何来“寓里人
黄伯玉家”!
嘉庆碑记说“前碑谓……”的内容引自陈善的“乾
隆碑”，仍属“意引”。对比可知：“嘉庆碑”所说“黄
伯玉”与“乾隆碑”所说“黄伯谷”为同一人。嘉庆称：
“草堂即伯谷先生读书处”，亦即“韶溪书院”。
郭龙光在碑记中援引宋梁克家《三山志》的记载进
行考证。《三山志》是存世不多的宋志，史料价值高。
此志过去难以一见，郭龙光能读到并征引实属难得。
郭龙光征引《三山志》的记载后，认为“梁书（《三
山志》）”成于淳熙九年，与朱熹同时代，既然“时
代同，不应称‘昔’”。在他看来，宋《三山志》称“昔
有隐者”表明草堂山之“草堂”在朱熹以前就存在，
即“盖为名胜，旧矣”。郭氏的小考证否定了草堂
山之“草堂”是“朱子草堂”，即否定了“乾隆县志”
有关“朱子草堂”的记载。郭龙光与陈善一样都说
朱熹从草堂山麓的驿道路过而上草堂山，住在黄伯
谷（玉）读书的“草堂”并命名小溪为“韶溪”。
笔者在《翁承赞与福清光贤里草堂山》以及本文的
前文即予以否定，不赘述。
据碑记可知：郭龙光也认定“书院明季毁”。“重
建于乾隆辛巳”的“韶溪书院”经历了四十多年风
雨的侵袭到了将要倒闭的状况，即“岁久且圮”，
秀才林有用等人与郭龙光之父商议重修。花费贰百
柒拾余两银子，更换屋顶的“榱桷”，修理屋墙，
又在两侧建厢房作为翼护，至嘉庆十三年二月立碑
告竣。
四、同治重修韶溪书院碑
“同治十三年重修韶溪书院碑”，简称同治碑，
此碑完整。篆额，正文楷书（图六）。全文如下：
重修韶溪书院碑记
草堂之有韶溪书院也，由来已久。其逸事前碑
备载，不待赘矣。近因蚁虫咬食，风雨飘摇，崩坏
殆尽，触目不堪。有故庠士翁静江之孙世清与子商
修理而更葺之，爰仝郭嵩龄、翁汝能、翁子绥、方祥、
陈绍虞、黄贤献、陈纪等募缘董修。宜因者因之，
宜革者革之，卸其碍塞，补其倾颓，越两秋而告竣。
惟冀白蚁移踪，楝宇于焉永固，青骢展步，科名自
此迭兴。是为记。今将捐缘芳名开列于左。后学王
晋宸原名纶撰。
郭超宗捐银肆拾两，翁尧爽捐银贰拾两，王纶
捐银拾陆两弍钱正，方向高捐银拾陆两，方德君捐
银拾伍两，黄超英、陈添兴各捐银拾两，翁世清、
陈元璋、陈元腾各捐银陆两正，郑志忠、翁世瑛、
郭志先、翁天顺、翁进瓗、蔡以南各捐银伍两，陈
宗器、翁子童、黄应骊、黄润章各捐银肆两，方德浓、
翁天受、王宣兴、王存厚、陈元褒各捐银叁两、陈
绍虞、王文满弍两伍钱，翁子绥、翁天年、郭占先、
王贤裕、陈惟衮、王圣璠、黄光藻、赖为本、黄贤
献各弍两，陈贤训壹两伍钱正，王文福、王贤銮、
林汝信、苏文顺、黄
贤善、黄维孝、翁伯妙、
翁伯行、陈道成各捐
银壹两。
同 治 岁 次 甲 戌 年
良月吉旦立石。
录 文 说 明： 因 碑
面 受 损 缺 字，“ 赘”
字系据上下文意补上。
从 碑 记 可 知： 碑
文 由“ 王 晋 宸（ 原 名
纶）” 撰 写， 但 其 人
具体情况不详。
碑记说：草堂山韶溪书院的由来已久，其遗闻
逸事都详载于乾隆、嘉庆二碑，不再赘言。虽然“同
图六   同治重修韶溪书院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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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碑”涉及“韶溪书院”“草堂（山）”的文字仅
十余字，但肯定了“乾隆”“嘉庆”二碑有关“草堂”
不是朱子读书处或“书院”，而是黄伯谷（一作玉）
读书的“韶溪书院”，言简意赅，反映了“草堂山
韶溪书院遗址原主人归属问题”至清同治年间已定
论。
从碑记可知：嘉庆朝重修的韶溪书院经历六十
多年风风雨雨，且遭白蚁侵蚀，至晚清同治朝已是
“触目不堪”，“崩坏殆尽”。因此，民间再次发
起捐资重修。此次修葺比嘉庆朝重修要费时，除了
时间间隔长、受损程度高外，还有白蚁侵蚀严重以
及嘉庆朝增建的两厢房，工程量增大，修葺前后经
历近两年，“宜因者因之，宜革者革之，卸其碍塞，
补其倾颓”。重修工程大致从同治十二年（癸酉，
1873）上半年开始，经历两个秋季，于同治十三年
良月（甲戌，十月）告竣。
五、对现存遗址碑刻分析与研究
“乾隆碑”揭示：光贤里韶溪书院是宋黄伯谷
的读书处，毁于明末的“兵燹”，仅存遗址。明王
肇基、郑沩（为）等担心“旧迹湮”立（崇祯）“紫
阳朱先生书院”碑，实非“朱子草堂”。“嘉庆碑”
认同“乾隆碑”的记载，还援引朱熹好友宋梁克家
的《三山志》的记载，通过考辨否定“朱子草堂”
的说法，且史籍记载表明朱熹不可能上草堂山。撰
“乾隆碑”的陈善家居草堂山麓，撰嘉庆碑的郭龙
光家离草堂山不远，二人都是进士出身任过官的光
贤里人，他们的上述看法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但乾
隆、嘉庆二碑都说，朱子南游从草堂山麓的驿道经
过，登山见黄伯谷（一作玉）并留宿山中。“同治碑”
认同乾隆、嘉庆二碑的记载。笔者研究认为，黄伯
谷在翁承赞草堂旧址上建韶溪书院读书是朱熹去世
后的事，朱熹见黄伯谷属于传说 [27]。要说明的是，
陈善与郭龙光二位家乡的先贤毕竟不是治史的史家，
他们对传说无法辨伪可以理解，将所闻记下也是合
乎情理的。
韶溪书院在黄伯谷（一作玉）之后没有后继者
隐居读书，在明末以前就以“名胜”而存续下来，
陈善曾“登临怀古”，郭龙光说“为名胜，旧矣”。
史籍揭示：在宋元之交，“韶溪”就成了光贤里的
旧名胜，读书人就已经以“韶溪”为号，明清亦然，
郭龙光即以“韶溪”为别号，人称“郭韶溪”。明
代及以前的韶溪书院可能成为当地读书人聚集切磋
学问的场所。陈善《重建韶溪书院碑记》说：书院
毁于明季。郭龙光《重修韶溪书院碑记》亦以为是。
“韶溪书院”毁坏后主要由当地社会捐资重建
与重修。乾隆二十六年，当地秀才等发起捐资重建，
嘉庆、同治两次相继重修。兹将重建与重修捐资姓
氏表示如下（表一）。
从上表可知：重建与重修中，3 次都捐资的有陈、
黄、王、林、翁、郑、郭、方、蔡 9 姓。当然其他
姓也有捐资的，乾隆朝共有 18 姓，除上表外，还有吴、
张二姓各 3 人，魏、庄二姓各 2 人、姚、徐、许、吕、
严姓各 1 人，另有“□圣恒”因石碑受损无法辨认姓氏；
同治朝还有赖、蔡二姓各 2 人。在捐款者姓氏中陈、黄、
王始终居前三。捐资者主要是当时光贤里人，例如
乾隆碑中陈姓的有硋灶村陈善等，东澳村（乾隆芳
名碑称鳌东）、蒜岭村亦有陈姓，王姓有江兜村王
希初（耆宾）、王孔济、王孔周、王孟举、王学统、
王学相、王学崇、王学俊，王常雍、王常钦、王常清、
王常志、王常镐、王志夫，这些人可与江兜王姓字
辈联对应 [28]，双屿村亦有王姓。后屿村有黄姓，下
埔村有郑姓，岭边村、棉亭村有郭姓，漆林村、峰
头村有翁姓（翁承赞后裔）、蔡姓，蒜岭村有林姓。
表一
捐资
姓氏
陈姓 黄姓 王姓 林姓 翁姓 郑姓 郭姓 方姓 蔡姓
乾隆碑 44 人 41 人 22 人 12 人 9 人 9 人 3 人 4 人 4 人
嘉庆碑 8人 16 人 6 人 10 人 5 人 1 人 3 人 5 人 3 人
同治碑 9人 7人 8人 1 人 11 人 1 人 3 人 3 人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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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姓后来外迁，如姚姓迁泉州晋江。应该说，大
多数属当时光贤里人，可能有少数外地人。外地人中，
应以邻近的莆田江口一带为多。值得注意的是，黄
姓并非集中分布居住在草堂山麓，但捐资人数反而
多于王姓而居第二位，这可能出于对黄伯谷（一作玉）
同姓的认同。
那么，当地社会人士何以多次集资重建与重修
韶溪书院呢？从碑记题名或可看出其用意：乾隆碑
由进士出身的退休府学教授撰写，接受太学、府（州）
县学者列名于碑中有太学生 6 人，岁（乡、副）进
士、贡生共 4 人，郡庠（府学）生 3 人，邑庠（县学）
生 5 人；嘉庆碑亦由进士出身的退休国子监学正撰
写，接受太学、府（州）县学者列名于碑中有国（太）
学生 2 人，岁贡生 1 人，生员（即秀才，入府县学）
6 人；同治碑的撰文者没有科举身份，也未标明受过
何级学校教育，且列名于碑中的捐资者没有一人受
过学校教育，只能冠“故庠士翁静江之孙世清与子
商修理而更葺之”。由上可知，光贤里进士少，在
乾隆、嘉庆二碑中列名的分别仅一位。所谓“岁进
士”“乡进士”“副进士”都不是真正的进士，大
致与“贡生”相当。至嘉庆朝，太（国）学、府（州）
县学学生人数较乾隆朝锐减，至同治朝，别说进士，
就连健在的生员（秀才）都没有。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光贤里人文衰微。乾隆碑说：韶溪书院的重建，
“幸昭人文蔚起”；对重修韶溪书院，嘉庆碑说“期
无废读书之地”，同治碑说“青骢展步，科名自此
迭兴”，点明重建与重修韶溪书院的用意。重建后
的韶溪书院应是为读书人提供聚会切磋学业的场所，
也不排除个别书生短期读书其中。然而，到了晚清
同治朝，光贤里人文已然不是“衰微”而是危机。
同治碑说白蚁侵蚀加上嘉庆朝重修后 60 多年的风雨
侵袭，使得屋宇“崩坏殆尽，触目不堪”。由此可知，
已经好久没有读书人聚会了，捐资者希望通过重修，
促进科举人才的“迭兴”。
韶溪书院遗址上碑刻的文物价值因碑而异。韶
溪书院遗址共有“崇祯碑”“乾隆碑”“嘉庆碑”
与“同治碑”。崇祯“紫阳朱先生书院”碑属传说
的产物，仅对确定韶溪书院毁于明万历末年以前 [29]
有些小价值，对研究朱熹毫无价值，对保护遗址起
的作用有限，因遗址在山上不立碑也不至于遭受大
破坏，且当地迟早会重建，陈善所撰碑记可以为证。
“乾隆碑”所载：“韶溪书院，宋伯谷黄先生读书
处也。”为前代史籍与他碑所不载，撰碑者为进士、
退休邵武府学教授陈善是当地人并亲临过遗址，所
记可信度高，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陈善指出，崇
祯“紫阳朱先生书院”碑是“先达虑旧迹湮”而立的，
言下之意属于误会。乾隆碑与宋《三山志》、明《八
闽通志》《闽书》与清康熙《福清县志》以及宋人
对朱熹的记载相配合，对否定草堂山书院遗址为朱
熹的“紫阳书院”构成多重证据。故此碑在诸碑中
史料价值最高。“嘉庆碑”与“同治碑”认同陈善“乾
隆碑”的记载与看法，强化了“乾隆碑”可信度，
而且嘉庆与同治二碑记载韶溪书院重建、重修的情
况，与乾隆碑相配，对考察地方社会与人文兴废、
变迁有一定价值。
崇祯碑属传说的产物，那么如何解释崇祯碑题
“紫阳朱先生书院”？笔者认为，其意与“紫阳书
院”同。书院以“紫阳”为名并非出现于朱熹生前
而是其去世后的事。宁宗庆元六年（1200）春朱熹
卒，46 年后，徽州郡守韩补于淳祐六年（1246）为
纪念徽州籍的理学大家朱熹而建书院，理宗皇帝书
“紫阳书院”额赐之。朱熹被称为“朱紫阳”“紫
阳夫子”是其死后的事 [30]。明清时代，全国普遍出
现“紫阳书院”。仅《中国书院大辞典》涉及的“紫
阳书院”，就分布于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贵州、福建。如福建连江县“紫阳书院，又
名朱子书院，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知府迟维城
建”[31]。都不是因朱熹讲学而建的。光贤里草堂山“紫
阳朱先生书院”碑应是王肇基、郑沩（为）受当时
普遍以“紫阳”命名书院的时代影响而题的，加“朱
先生”三字以表尊重，其意与“紫阳书院”同。“朱
子祠”是当地村民对“韶溪书院”的另一称呼。事
实上，明清时代各地普遍建立祠堂以供奉朱子牌位。
乾隆重建捐款芳名碑就提及“本祠”，“本祠”即“朱
子祠”，应在清代以前就有，民众至今简称其“朱祠”，
这与乾隆重建的“韶溪书院”仍然立有“朱熹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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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不能将“朱子祠”等同于“朱子草堂”。
六、遗址与碑刻的保护问题
草堂山韶溪书院遗址与碑刻发现后，是重建书
院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基地，还是建为“草堂山书
院遗址公园”予以保护，笔者与各方交换意见形成
成熟方案并付诸实施前，所担心的是散落在荒山中
的石碑有可能被人盗走。在韶溪书院三通清代石碑
中，除了“嘉庆碑”安全存在郭龙光后裔处外，乾
隆与同治二石碑随时有被盗的可能，笔者向时任新
厝镇分管文教副镇长提出“妥善保存”要求，经他
安排，将倒在遗址上的乾隆与同治二碑运至山下一
座房子内锁起。事后，他还带我到该处察看收藏情况，
我感到基本可行。
然而，草堂山韶溪书院遗址被建为“朱子草堂
遗址文化公园”。大凡要在历史文化遗址上搞建设，
必须先进行考古清理。清理遗址必须经过县（市）
文体局请文物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考古清理，由于遗
址未经考古专业人员清理，不可避免导致历史遗迹
等被毁掉，失去对遗址进一步研究的考古资料。此
其一；其二，遗址西侧有一座石小拱桥横跨在“韶
溪”即“小瀑布”之上，但翻修时已造成走样；其
三，原藏岭边郭龙光后裔处的“嘉庆碑”被运至遗
址处树立，然而底部却少了一行字，是否被水泥糊
住抑或断了？有待进一步鉴定。此外，因拼接不对，
造成断碑对接错位。尽管要还原草堂山书院遗址的
历史真象尚需时日，我将不懈努力！
乾隆、嘉庆与同治三通碑记的存在强化韶溪书
院遗址的价值，从而也强化了其前身翁承赞草堂——
漆林书堂原址的价值。这三通清代碑记符合市（县）
级的文物保护标准，笔者将向福清市政府提出列为
文物保护对象，这当然也包括韶溪书院遗址与翁承
赞草堂旧址 [32]。由于草堂山的书院遗址包含唐末翁
承赞的漆林书堂原址与南宋末儒者黄伯谷的韶溪书
院遗址，列为文物保护时应定名为“草堂山书院遗址”
为宜。  
注释：
[1] 草堂山在古代属光贤里，建国初属光贤乡。《与朱熹有
关的石碑遗落福清草堂山》，《海峡都市报》2007 年 08
月 08 日 02：44，http：//www.sina.com.cn
[2]《福清出土“朱熹草堂”石碑》，《人民网》2002 年 1
月 31 日报道：“福建省福清市新厝镇江兜村村民最近在
当地的草堂山挖掘出 4 块明清两代石碑，再次印证了紫阳
朱先生书院（俗称朱熹草堂）的存在。据当地一位年长的
村民介绍，相传南宋黄伯谷先生曾在这里修建草堂隐居，
边研修学问，边收徒授业。朱熹路过此地时，曾上山探访
黄伯谷，并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日夜与黄伯谷先生切磋
学问。因闻流水之声如奏韶乐，朱熹便将山间小溪命名为
韶溪，草堂也因此得名为韶溪草堂。这个故事一直在当地
民间流传不衰。因时代变迁，草堂已荡然无存，惟留下一
块明代崇祯元年（1628）刻有“紫阳朱先生书院”字样的
石碑立于山中。最近，江兜村民在修建通往草堂山的村道
时，挖出了 4 块与‘紫阳朱先生书院’一般大小的古碑，
石碑底座及柱盘也同时出土。这 4 块石碑的镌刻时间分别
是明代崇祯辛巳年（1641）春，清代乾隆廿七年壬午（1762）
仲秋，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三月，同治甲戌年（1874）。
石碑虽都遭破坏而断裂，但碑文尚清晰可辨，分别记载了
书院历史上四次重修、重建的史事。从碑文上可以看出书
院确为宋代黄伯谷所建，因朱熹先生造访改名为‘韶溪书
院’。”笔者认为：报道称“石碑都已经断裂”等与事实
有出入。
[3]《与朱熹有关的石碑遗落福清草堂山》（《海峡都市报》
2007 年 08 月 08 日）：“记者随后从福清文管部门获悉，
此前他们也听说了此事，但限于经费，没能很好修缮。希
望此次可以借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之机，补充勘探。省文
物部门也表示，他们将到现场察看，如果这些石碑确有价
值，将予以保护。”可见，当时省市文物部门态度谨慎。
[4] 此次考察得到时任分管文教副镇长黄志勇、经管干部王
通明、镇文化站长王镇的协助。笔者在《福建史志》2017
年第 6 期发表《翁承赞与福清光贤里草堂山》一文，其中
凡与本文以及日后各文有异者，以后出文章为准，特此说
明。
[5]［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二十七《职官志二·明》。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简称“四库本”。
[6]《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六·广东·广州府》。百衲本。
[7]［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八十《南雄府·书院》。
四库本。
[8] 同 [7]，卷七十六《建宁府·书院》。
[9]《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五《福州府·学校》四库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二千三百七十六册。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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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清］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百五十六《选
举·明·举人》。同治十年重刊本，华文书局，1968 年。
[11]［清］饶安鼎：《福清县志》卷之九《乡举·明·举人》。
乾隆十二年本。
[12]《福清市志》，电子版。
[13]《道光东阳县志》卷之五《政治志·一·官师》。上
海书店，1993 年，中国方志集成本。
[15] 草堂山韶溪书院遗址附近有江兜王姓祖墓，墓碑刻有
一世开基祖至九世祖的名讳。崇祯碑中的王姓人名无法与
墓碑对上。
[16] 同 [10]，卷百十四《职官·清朝·邵武府》。
[17]《清高宗实录》卷之二百四十二“乾隆十年”。
[18] 同 [11]，卷九《选举志·进士·清》；［民国］陈衍：
《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分卷十《选举志·清·进士》。
[19][27] 王荣国：《翁承赞与福清光贤里草堂山》，《福建
史志》2017 年第 6 期。
[20] 今年 3 月 24 日，笔者参加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
有关古驿道与相关的寺庙等为主题的考察，考察了今漆林
至蒜岭一线古驿道遗迹与相关的古迹。
[21] 同 [16]，载：“陈善，福清人，……熊山，永定举人，
二十二年任。”据此可知，陈善交接后离任亦当在乾隆
二十二年，任职头尾将近八年，实际任职七年。按硋灶村
村民的说法：陈善卒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享
年七十六岁，则撰碑记时年七十。
[22] 同 [10]，卷百六十一《选举·进士·清朝》“福州府”条。
[23]《清仁宗皇帝实录》卷五，“嘉庆元年丙辰五月”。
[24]［清］李传甲：《福清县志》卷一《地舆类·山川》（康
熙壬子重修本）：“草堂山，在光贤里新兴寺之西北，去
县六十里。昔尝有隐者筑草堂于此，故名。”与宋《三山志》、
明《八闽通志》与《闽书》相同。
[25] 同 [11]，卷二《地舆志·山川》。
[26]《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百衲本）；束景南：《朱
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卷下，第
879 ～ 952 页。
[28] 光贤里江兜村王姓字辈联：“希孔孟学，常志圣贤，
显祖荣宗明世德；述尧舜道，惟存孝悌，振声绍武裕孙谋。”
乾隆朝捐资重建人名中王孟举、王学统、王学相、王学崇
于嘉庆元年还捐资修理“昭灵庙”（江兜），可参见王荣
国：《宋代海洋性神灵信仰的庙宇——福清昭灵庙》，《福
建文博》2012 年第 3 期。
[29] 王肇基万历四十七年任连州知州，郑沩任东阳令应略
晚，韶溪书院当毁于万历四十七年前。
[30] 同 [7]，卷十六《徽州府·书院·紫阳书院》（四库本）；
董玉整主编：《中国理学大辞典》“紫阳书院”条，暨南
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58 页。又：朱熹之父朱松少就
读于徽州城南五里紫阳山的郡（州）学，朱松入闽后常思
念“紫阳山”学习生活，乃刻“紫阳书堂”印章一方，以
纪游学之乐（朱熹《晦翁集》卷七十八《名堂室记》四库本）。
其后，朱熹出于对其父的怀念，书“紫阳书堂”匾悬挂于
崇安五夫里所居之厅，故其后学者有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紫阳书院”“紫阳书堂匾”条。同上书第 558、559 页），
亦有称“朱紫阳”。笔者认为，“紫阳书院”以及称朱熹
为“朱紫阳”“紫阳夫子”是朱熹去世后的事。看到“紫
阳书院”“紫阳朱先生书院”名称或题字，就认为是朱子
讲学或读书的地方是不对的！
[31] 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名录·福
建省连江县”，第 801 页。
[32] 欧阳詹、黄滔、徐寅、翁承赞、留从效、陈洪进等一
批历史人物对唐末五代福建各方面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
用，贡献突出，为两宋福建的繁盛奠定基础。因过去文物
保护对此重视不足，这些人物的历史遗址、遗迹保存不理
想，今后应予以重视。笔者将向省政府建议列为专项保护
（只立碑保护，不拨款），当然包括翁承赞的草堂山漆林
书堂遗址。草堂山上有一条通往漆林翁承赞故居（翁氏总
祠即位于附近）的山径也就是《三山志》记载“犹存”的“松
径”，这条“松径”基本上未受破坏，但松树是数十年前
栽的，然意境犹存，笔者将在专论翁承赞草堂山书堂时详
述。
